
我心手写

第一次捉螃蟹
隆回县六都寨镇中心小学三（152）班 陈思雅

心思少年

老班，是我对班主任的称呼，这样叫
比较亲切。 我与老班相处快两年了，我觉
得他更像是我生命中的一束光，给了我光
明和温暖。

他，典型的平头，成天板着脸，戴着一
副宽边眼镜，话语不多，一副十足的“老师

范儿”。这，便是我第一次见到老班的全部
印象，可是又那么的深刻。 随着与老班相
处的时间渐长， 我也开始越来越了解他
了。 老班很严肃，很难见到他“回眸一笑”
的时候。 平时，他总是用那具有杀伤力的
眼神扫视我们， 虽然隔了一层厚厚的镜
片，那威慑力也非常惊人。

似乎每个班，都有这样一种约定俗成
的习惯———为每个老师筛选一句他们最
喜欢说的口头禅。教数学的老班自然也不
例外。课堂上，每每我们问他问题，他的开
场白一定是：“这个嘛……”老班的这三个
字，怪怪的腔调，一般人很难说出那种神
韵。一次，班上一名同学问他问题，正当他
准备开口，底下一小部分同学齐声道：“这
个嘛……”顿时全班哄堂大笑。 老班怔了
一下，然后呵呵一笑，继续讲课。

老班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有一次考
试，我们班考得不错，便有了一点小小的
骄傲情绪，班上的学习风气和以前有了明
显的不同。上课时，不时有同学睡觉，自习
课吵吵闹闹的。老班知道后，没有骂我们，
也没有大肆开展“整风运动”，而是找一些
同学了解情况，寻找对策。从那以后，上课
时老班出现在窗户外偷偷观察的次数越
来越多了，一天又一天，在老班的“陪伴”
下，我们班的情况慢慢好转了。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转眼间高中生
活快结束了。 可老班给我的影响，不会随
着时间流逝而消失。他兑现对我们许下的
一个个承诺，他用生活中那些细小的事情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改变着我。 他就像
我生命中的那束光，照亮着我一路向前。

指导老师：毛拔群

我的老班
平江县第一中学高二 494班 凌霄鸣

走廊思想

心灵深处的瓦尔登湖
永州四中 1723 班 李嘉悦

“呜……呜……”一阵轻轻的哭泣声
将我吵醒，我缓缓地睁开眼，隐隐约约透
进来一丝光线和一个模糊的影子。也许是
我距离上一次活动隔了太久时间了，身上
堆满了灰尘，压得我动弹不得，只能凭着
本能喘息着。

突然，一只有力的手握住了我，轻轻
地抖掉我身上的灰尘，抚摸着我。 这种感
觉似曾相识，却又回想不起来。接着，我听
到了他的声音：“2011 年 10 月 5 号， 我拥
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 手机可方便了，
再也不用翻烦人的字典了，多高兴……”

我猛地记起过去发生的一切。 6 年
前，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每天坚持写
日记。 他的父母以他为荣，尽其所能地满
足他的要求。 他视我为知己，用笔向我倾
吐着他的喜怒哀乐。

2011 年 10 月 5 日， 是他拥有手机的
第一天，也是他离开我的那一天。 从那天
之后，他便不再与我交流，而我却一直默
默地等待着他再次与我倾诉心声。 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我经不住疲倦，沉睡了过
去。

他不是和手机相处得很愉快吗？为什
么他会哭泣呢？当一滴冰凉的液体浸透我
的身体，我明白了：他没有考上大学。当年
他那么优秀，而如今为什么会摔得这么惨

痛？他哭得更厉害了，泪水打到我的身上，
沁入我的心灵。 我多么想安慰他，可是我
不能， 我只能静静地沉思：“为什么会这
样？ 是谁造成这种后果？ ”

那天之后， 我每天晚上都会关注他。
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手机上，玩着各种新
款游戏，甚至熬夜。我被遗忘在了书桌上，
最后被他塞进了书柜里。

玩物者丧志，这也许是他失败的原因
吧。到底是他的错，还是手机的错，我真的
说不清。

当他再一次把我放上书架，我想我该
退出了。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痛得字
迹模糊。

指导老师：李舒

哭 泣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 苏奕名

漪澜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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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浓浓

去年寒假，罕见的低温，夜里
更是冷了。 那天正好是正月初二，
虽然没有下雪， 但是气温仍旧很
低。 这一天，爸爸突然说要去广西
旅游，我一听赶紧收拾东西。 假期
里在家都快闷死了， 听到这种消
息，自然是很高兴。

到了广西， 我们住在嫂嫂家，
那里的人非常热情， 一进门就端来
热腾腾的茶水， 接着又端来几盆瓜
果。听说我们湖南人喜欢吃辣，他们
早早地就在家中准备了辣食。

第二天早上七点， 晴空万里，
就像那里的人一样温暖。

嫂嫂早早地就准备好了饭菜，
等着我们起床，还特意为我们准备
了他们的特色菜，其中有我最喜欢
吃的白切鸡，沾上他们特意为我们
准备的辣椒酱，吃起来无比美味。

中饭过后，嫂嫂便带着我们去
摘砂糖橘，橘子园特别的大，那橘
子黄澄澄的，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
个小灯笼。 摘橘子也是很讲究的，
必须要用剪刀小心翼翼地剪下来，
不能破坏枝，不然明年砂糖橘就长
不好了。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剪刀，
贴近橘子的枝头，“咔嚓” 一刀，光
滑柔软的橘子就剪下来了，一瓣一
瓣地剥开，放入口里，多汁又清甜。
我们摘了整整四大箱。

到了晚上，他们给我们做叫花
鸡， 听说那里的人不轻易做叫花
鸡，只有非常尊贵的客人到来才会
动手做。做叫花鸡，需要搭个窑洞，
再把鸡去了内脏，往鸡肚子里面放
上配料，涂上几层泥巴，放到窑洞
中去烧。

晚饭过后，休息了会，就听见
有人在喊：“叫花鸡烧好了。 ”我赶
紧跑过去，只见他们用铁锹娴熟地
一锹， 再稍微凑近闻一下，“熟了，
熟了。 ”用铁锹把它铲出来，往地上
一扔，再用石头把它砸开，更浓的
香味儿就跑了出来， 直往鼻孔里
钻，香得我直吞口水。

第三、四天，嫂嫂一家陪我们去
旅游区游玩，永安封王、桂林山水，
我们一路赏景一路听着那些历史典
故、民间传说，受益匪浅。

假期很快就结束了，我们要走
了。 离开时，嫂嫂给我们准备了很
多吃的。

直到现在，我还怀念那里的美
食，那些人的热情淳朴。 那段浓情
的日子，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指导老师：曾令娥

那段浓情的日子
桃江县桃花江镇二中（北校区）104 班

龚晓宇

第一次，总是让人难忘。 第一次捉螃
蟹，让我既紧张又兴奋。

星期天， 我刚从舞蹈训练班走出来，
就看到爸爸骑着摩托车来接我了，坐在摩
托车后面的小露高兴地说：“我们一起去
捉螃蟹吧。 ”我欢快地上了车。

摩托车行驶在山路上，凉爽的风吹在
脸上，令人心旷神怡。我一路想着：螃蟹的
“铁钳”很厉害，夹住手很痛，甚至还会夹
出血，我的心忐忑起来。

很快，我们便来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小

山村， 下了车步行几十米看到一条小溪。
爸爸带着我和小露往小溪深处走去。

我问爸爸：“哪里才有螃蟹？ ”爸爸说：
“石头下面就有。 ”我翻开一块石头，看到
一只螃蟹正要逃跑， 我兴奋地伸手去抓。
不料，螃蟹的“铁钳”一下子夹住了我的手
指，“哎哟哟”，我痛得哭了起来。 小露说：
“别哭，我教你怎么捉。 ”我们又翻开一块
石头，有两只螃蟹，因为第一次被咬，我有
点不敢去捉了。爸爸过来了，教给我方法，
鼓励我去捉。 在爸爸的帮助下，我避开它

的“铁钳”，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它的身躯，
“哇，我捉住螃蟹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把那只螃蟹放到了袋子里。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历，我又捉到了
几只螃蟹，心里美滋滋的。

指导老师：杨新农

窗外，聒噪的蝉鸣和着头顶呼呼作响
的老式风扇，似乎想合力与讲台上喋喋不
休、苦口婆心的班主任抗衡。 我的心思却
丝毫未受影响，全在那本被我翻得磨破了
边角又细心包好的《瓦尔登湖》上。

讲台上的老师说着文理分科的事。很
明显，她倾向同学们选理科。 听着老师对
分科的讲解，同学们开始讨论起来，他们
是那样的轻松，不像我。 因为他们已毫不
犹豫地迎合了老师和父母的预期———学
理科，理科容易考大学，就业范围广。

可我还没想好。 我抑制住心中的矛
盾，假装毫不在意的样子，问同桌：“你将
来想做什么职业？ ”“我以后想当个医生或
者企业高管，最好是化学家。 当然了，你生
物那么好，应该以后会学生物工程吧。 ”我
笑了笑：“以后做什么还早呢， 我还没想
好。 ”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 小的时候我们
懂得少， 却比现在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九岁那年夏天的午后，我坐在图书馆看了
一下午的《瓦尔登湖》后，对爸爸说：“我
长大后想当作家”，他冷冷地说：“别做不
切实际的梦了。 ”我永远记得爸爸当时说
这话的眼神和语气。 后来我上初中了，当
我再一次鼓起勇气对爸爸说“想当一个图
书馆管理员”时，他又给我重重的一击，
“反正你就这点出息！ ”直到现在，我还记
得他摔门而出的身影，那重重的摔门声狠
狠地砸在我的胸口上。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反
复思考这个问题。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
里，给了大家一切皆有可能的机会，却也
带来了选择的困惑。难道我们每一个人都
要违背自己的初心，一定要去追求所谓的
功名利禄、光宗耀祖？ 我很喜欢《瓦尔登

湖》里的一句话：“一个人若能自信地向他
梦想的方向行进，努力经营他所向往的生
活， 他是可以获得通常意想不到的成功
的。 ”生活中，很多人回顾人生征途的时候
会感到失落，其实都是因为违背了自己少
年时的立志。 所以，我总在想，我们不能被
世俗磨平棱角，标上合格的标签。 因为没
了初心，就算是向前走得很远，也不过是
南辕北辙。

此时，下课铃声响了，我毅然走到班
主任身边，“老师，我选文科。 ”我平静地
说， 就好像我理想中那片瓦尔登湖一样，
波澜不惊。“什么？ ”老师惊讶地看着我。

“我想成为一名作家！ ”说完，我抿着嘴笑
了笑，一如九岁那年在图书馆门口向爸爸
说出自己的心声那样。

我愈发觉得， 瓦尔登湖是那么恬静，
那么纯洁。


